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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谦祥益相声茶馆举办

了“不守旧·守本事”四平原创相声专

场，展示了其最新创作的快板及五段

相声，其中三段由四平本人逗哏。四

平生于河北沧州，成长于苏州，他与

谦祥益长期深度合作，创作了一批新

相声，其中约30段文本，被谦祥益演

员作为保留节目演出。他的理念是：

一个时代的相声应该有一个时代的

相声气息，用雅俗共赏的新作品逗笑

观众，才能不辜负这个舞台。

成立相声社

江浙沪“包邮”

我是河北沧州人。我爷爷和我
父亲都是曲艺迷，家里的电视机、收
音机播放的都是相声、单弦、大鼓书，
还有京评梆等戏曲。天津电台的《每
日相声》节目，宣传口号是“笑一笑，
十年少”，最后那个“少”字拖着长音，
像极了上课铃声，我便立马儿搬一个
小板凳，坐在收音机前认真听。

那时我比较内向，逢人不愿意言
语，北方话叫“杵窝子”，按现在的网
络流行词来说就是“i人”，也称“社
恐”。可唯独亲友聚会时，让我来一
段，我却不怵——站在那儿咿咿呀呀
地又说又唱，仿佛自己就是收音机里

那个能给人带来欢笑的相声演员。
上初中一年级时，我跟同学排演

了王谦祥、李增瑞二位先生的相声
《方言外语》，参加校联欢会，还得了
个日记本。在学校，学生的文艺细胞
一旦被发现，就总有老师、同学不分
地点、不分场合“怂恿”你来上一段。
我不排斥，来一段就来一段呗，于是，
我渐渐成了学校的“小明星”。上高
中后，学习压力增大，娱乐时间少了，
我记得只有一次，在联欢会上说了一
段单口相声《君臣斗》。

但相声也是我减压的“法宝”。
有时候我晚上关起门听相声，对着录
音机“扒词”，父亲见我屋里台灯还亮
着，以为我在复习功课呢。

我考上了苏州大学，结识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创建了江苏省第
一家高校相声社团——苏州大学东
吴相声俱乐部。我们常去学校旁边
的公园，在凉亭里排练、讨论。没人
给我们“说活”，我们就互帮互助，你
给我挑毛病，我给他挑毛病，乐在其
中。每个学期我们都会演几次相声
专场。我说过《戏剧与方言》《文章
会》《捉放曹》《批三国》等传统相声。
2007年，我上大三，苏州当地一家相
声团队邀请我到校外演出。

我们定下来演《大保镖》，那也是
我小时候扒过词的第一个段子。演
出之前，我和搭档排练了很长时间，

反复听马志明先生这段相声的录音，
对着视频模仿他的动作，拉拉山膀，
起两个云手，觉得自己还不算太怯。

虽然当天来的观众不多，但演出
效果挺热闹，我们也特别兴奋，一个
段子演了30分钟，按行内人的说法，
纯属“撒狗血”。从那次开始，我在江
浙沪的各家相声社团演了个遍，被观
众戏称为江浙沪“包邮”的演员。

人物立得住

相声入情理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演出和创作，
说相声、写相声不仅是我的习惯，也是
我枯燥生活的调剂品。回忆起来，我
的第一段相声作品是上初中二年级
时写的《笑谈绰号》。小孩子都爱给
别人起外号，比如：脖子长的叫“长颈
鹿”，个儿高的叫“大骆驼”。我据此
编了个段子，因为写的就是我们身边

的事，所以演出时反响特别热烈。成
年后我渐渐领悟到：相声创作要贴近
生活，只有用大家熟悉的生活化的语
言抖包袱，才能收获共鸣。

进入相声行业以后，我尝试创作
的第一段相声是《爱情宝典》。对于谈
恋爱这件事，不同年龄段人的诉求和
表现不一样，据此我总结出“70后”
“80后”“90后”的差异。这段相声批
判了错误的爱情观，鼓励人们在追求
爱情时应该弱化物质条件，寻找心灵
的契合和价值观的统一。
《烟酒论》的灵感来源于同行。

我观察他们喝酒、吸烟的状态，了解
一些与烟酒有关的趣事。借鉴经典
作品的个别包袱，我创作了这段相
声，想提醒观众朋友：喝酒要适量，吸
烟有害健康。
《流量密码》讽刺的是一些人打

着传统艺术的幌子，在网络上胡改乱
编博眼球引关注赚流量的行为。还
有一段新作品叫《成长的烦恼》，灵感
也来自互联网。我在网上看到有人
感慨：“多么想一睁眼又回到高中课
堂上，那样我还能有重新来过的机
会。”然后我突发奇想，写了这个作
品，提醒年轻朋友珍惜当下，不负韶
华。在这个段子里，我用了很多传统
技巧，比如三翻四抖、“倒口”模仿方
言，还化用了马三立先生《吃元宵》里
的一段孔子讲学的“英语”。

创作讲究灵感。灵感来了，一气
呵成写完，特别过瘾；没有灵感，愣写
是写不出来的。我也常碰到写不下
去的时候，越写思路越窄，钻进死胡
同，那就先放一放，灵感或许又突然
冒出来了。

关于选择素材，我没有标准，是
发散性思维，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想
这能不能用相声的形式讲出来，然后
就试着去写。成功了，就多了一段新

作品；失败了，就放一放，等有灵感时再
修改。我手头儿还有很多写了一半的
作品，在电脑文件夹里“沉睡”，希望能
尽快把它们“唤醒”。

在相声创作中，写大不如写小，抓
住一个具体的点去挖掘，不管批判还是
歌颂，这个作品都会比较生动。另外，
包袱好写，人物难立。无论多好的包
袱，都要服务于人物；只有人物立得住，
相声才能入情入理，引人发笑。

继承不守旧

创新不忘本

继承不是守旧，创新也不能忘本。
怎么在传统节目中融入时代感，让观众
听着有新意，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我在
改编传统相声时，不会改变人物的设定
和经典的包袱结构，但要把过去时代的
语言调整成当下人们能理解的话，并舍
弃被时代淘汰的内容。比如“怯”字开
头的一系列传统相声，内容歧视嘲笑乡
下人，演员和观众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
感，我在改编《怯拉车》时，把拉洋车改
成开“黑出租车”，讽刺“黑车”司机不择
手段欺骗顾客的行为，“倒口”只为突出
人物性格和特点。再比如我改编《文训
徒》，引入师父为骗钱而收徒的内容，
“师父”这个人物变得更鲜活了。

有人说新相声“没有那个味儿”，我
觉得，可能是演员或创作者缺少传统的
积淀，也可能是缺失对生活的观察。一
段新作品，如果没有传统技巧支撑，会
像没有骨头一样软塌塌迎风倒；如果没
有对生活的观察，没有生活化的语言，
可能就如白开水一般没味道。

我在创作《诗词会》这个作品时，也
用到了传统贯口技巧，按韵律罗列百余
首唐诗名，朗朗上口；在《烟酒论》里，我
用了生活中的段子，比如形容一个人喜
欢抽烟时这样描述：“这个人啊，烟不离

手，酱油不叫酱油，他是老抽。”借俏皮话
抖响了生活化的包袱。

我还改编过传统相声《当行论》，丰
富了部分情节。有观众听完发微博评价
这段相声“创新但不标新，传统却不守
旧”。这也正是我创作相声的基本思路，
即“新节目有老味儿，老节目有新意”。
还有一次，一位观众在大麦网评论我：
“感觉这位演员在讲相声时眼里有光。”
这句评价触动了我，因为离开舞台之后，
我确实就变成了眼里没有光的中年人。

所谓“不疯魔，不成活”，继承传统，
打磨老段子如是，创作新作品也如是。
有一次我改编一段传统作品，对结尾部
分、我们行话叫“底”，一直不满意，反复
斟酌推敲，也没找到理想的方案。日有
所思，夜有所梦，晚上做梦竟想出一个好
“底”。我心里想着是做梦，也意识到等
醒了这个“底”可能就想不起来了，于是
赶紧强迫自己醒过来，拿手机记了下来。

我与天津结缘，始于天津相声节。
谦祥益的负责人史清元先生，业内都尊
称他“史掰掰（伯伯）”，正是他不遗余力
地推动，才有了天津相声节这个文化品
牌，让全国相声同仁齐聚津门。我有幸
参加了其中四届。2024年，承蒙史掰掰
厚爱，我跳出江浙沪舒适圈，在大节小
假，来谦祥益参与日常演出。天津是曲
艺之乡，谦祥益更是天津相声的一块金
字招牌。初次登上这个舞台，我紧张得
不得了，手心都是汗，稳定心神开始表
演，几个包袱响了，心才逐渐回落到它原
来的位置。

这次在谦祥益举办“四平原创相声
专场”，是我向天津观众做的一次小小的
汇报。演出前，我内心忐忑，担心忘词，
担心和几个搭档配合得不够默契，更担
心新作品立不住。说来神奇，所有的压
力在我走上舞台的那一瞬间都消散了，
我一下子进入状态，逗笑了观众，得到了
掌声。对我来说，这就是幸福。

新节目有老味儿，老节目有新意

相声小剧场里的“金牌编剧”

讲述

“雪龙”破冰向南行

企鹅成了好邻居

南极洲地域辽阔，整块大陆绝大
部分被厚重的冰层牢牢覆盖，冰盖中
部隆起，实测最大厚度可达4776米，
向沿海逐渐平缓变薄。2005年1月，
中国科考队深入南极内陆，精准测得
南极冰盖最高点冰穹A海拔为4093
米，为我国的南极内陆冰川、气象与
天文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数据。
“人类在南极沃斯托克站记录到

的全球地表最低气温为-89.2℃，就算
科考驻扎的帐篷内，冬季最冷也能达
到-55℃。”王自磐回忆起南极的严
寒，依旧印象深刻，“南极的冷是穿透
筋骨的。我们在户外开展作业，如果
不把胡子刮干净，用不了多久，胡须
上就会结满白霜。”

他常感慨南极狂风的威力，极地
常态暴风风速可达55米/秒，风力远
超台风级别；遇到极端天气，风速会
更大。厚重冰盖向沿海延伸，边缘冰
层断裂崩落，形成一座座矗立在海面
的巨大冰山。这些冰山外形如同规
整的金字塔，静默浮于海上，神秘而
壮阔。

全球现存企鹅共18种，大多分布
在南半球不同区域，真正栖息于南极
大陆及亚南极岛屿的仅有7种。从严
格意义上说，在南极圈内南极大陆沿
岸地区繁殖的只有帝企鹅和阿德利
企鹅，其中帝企鹅是唯一在南极严寒
冬季里繁殖的企鹅，也是南极体型最
大的企鹅，被称作“南极真正的主
人”。成年帝企鹅平均身高一米左
右，体态端庄沉稳，黑白羽毛在冰雪
映衬下格外素雅。

每年4月，南极步入初冬，白昼日
渐缩短。其他种类的动物纷纷向着
温暖海域迁徙逃离，唯有早已吃饱储
足能量的帝企鹅，在极夜降临前的淡
淡余晖中，顶着刺骨寒风，成群结队
长途跋涉数百公里冰封海面。它们
要返回南极大陆边缘世代栖息的繁
育故土，开启一年一度的繁衍使命。
“帝企鹅繁殖能力偏弱，每年只

产下一枚蛋。”王自磐介绍说，“它们
特意选择在南极最寒冷的冬季孵化
后代，这个时节天敌稀少，能最大程
度保护鸟蛋安全。可一旦孵化失败，
就只能等到下一年，才能再次繁育。”

王自磐在极地科考多年，很大一
部分精力都放在鸟类的观测与研究
中。他长期跟踪研究雪海燕、信天
翁、贼鸥、企鹅等典型极地鸟类，不单
是简单拍照建档、做种类标识，还会
在野外定时定点记录它们的觅食习
性、筑巢规律、孵卵过程、雏鸟成长周

期、日常活动轨迹与栖息特点，细致
梳理它们与周边生物、冰川环境、海
洋生态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奇妙依存
关系。

这些细碎平凡的日常观测，
看似只是对飞鸟生灵的记录，
背后却是科研人员对南极生
态系统长年不间断的动态监
测。回想当年，中国南极科
考条件简陋艰苦，科考队员
驻守长城站，住在简易的铁
皮板房里，没有智能化观测设
备，只能依靠纸质地图和望远镜
野外巡查，逐一标记企鹅巢穴的
位置。寒风凛冽，顺着板房缝隙肆意
灌入屋内，科研人员裹着厚重的军大
衣伏案誊写数据，手指被冻得僵硬麻
木，几乎握不住笔，却依旧一丝不苟
地记录每一项资料。

长年共处相依，科考队员与企鹅
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又温情的相处
模式。“企鹅天性好奇，对人类活动感
到新鲜。”王自磐笑着说，“有时候我
们在船上忙碌工作，它们会主动跳上
船参观，时而低头静默思考，时而东
张西望打量周遭。如果大家都忙于
事务没人理会它们，企鹅会显得无
聊，默默发呆，像个孤单的访客。”

每年1月，南极的暖季，成群的阿
德利企鹅排着队，摇摇摆摆迈着小碎
步，途经中山站到莫愁湖上戏水。那
是南极最温暖、柔和的一幕，人与生
灵在这片孤寂的白色大陆上，以无言
的方式彼此陪伴、相互慰藉。

每年10月末至11月初，雄性阿德
利企鹅提前返回繁殖地，找到荒废的
巢穴，不辞辛劳衔来石子重新修缮加
固。堆满石子的巢穴对雄企鹅而言
是吸引配偶、繁育后代的重要资本。
即便到了夏季，天气依旧变幻莫测，
狂风、雨雪、降温时常突袭。如果不
用石子垫高巢穴、隔绝地面融雪积
水，雏企鹅未发育完全的防水绒毛容
易被浸湿，失去保暖能力，甚至冻伤、
冻死。

筑巢所需的石子成了繁殖季的
稀缺资源，鹅多石少、供不应求。不
少雄企鹅不愿长途奔波搬运石块，便
趁邻居外出觅食，悄悄偷衔一枚石子
回巢自用。“偷奸耍滑的企鹅不在少
数，”王自磐打趣道，“常常能看到它
们为了一块小小的石子相互争执吵
闹，十分有趣。”

雄企鹅筑巢一周左右，雌企鹅便
成群结队地抵达栖息地。雄企鹅纷
纷张开双翅、昂首挺胸、放声鸣叫，以
此方式求偶。整片坡地上咕咕嘎嘎
声响成片，热闹非凡。若是雌雄企鹅
相互心仪，还会并肩引颈高歌，身体
左右同步摇摆，默契十足。

冰天雪地“聪明贼”

日久生情两不厌

如果说企鹅是南极温顺憨厚的原
住民，贼鸥便是南极聪明机敏、懂得顺
势生存的“投机分子”。贼鸥智商高、学
习能力强、记忆力出众，对环境有着极
强的适应力。它们会主动关注科考人
员的行踪，愿意靠近人类、与人类互动。
“它们十分敏锐，很早就摸清了规

律，知道靠近人类活动区域更容易获取
食物。”王自磐说。无论是一路伴飞航
行的船只，还是在考察站周边徘徊，贼
鸥总能找准时机，趁人不备捡拾食物、
顺走零散物资。

在长城站附近的山岗开阔地带，常
年栖息着数十对贼鸥。它们悠闲游荡、
四处观望，瞅准机会就落在物资堆放处
拉扯包装、啄咬箱体，总想顺手带走食
物或可用物品。贼鸥丝毫不怕人，若是
有人舒展四肢躺在雪地上，它们甚至敢
飞落身旁啄碰手指试探。

王自磐观测到：比起南极大陆上的
寸草不生，南极圈外的南极半岛气候显
得相对温和，这里的贼鸥多选择苔藓、
地衣繁茂的平缓坡地落脚，偏爱靠近企
鹅巢区的开阔地面，就地取材，用苔藓、
地衣、松萝、鸟类羽毛与动物碎骨搭建
简易巢穴。

研究贼鸥远比观测企鹅难度大。
繁殖哺育期的贼鸥护巢意识强、警惕性
高，一旦发现生人靠近，立刻开启防御
模式。它们或是在空中俯冲排泄警示，
或是扇动大翅膀迎面扑来，劈头盖脸扑
打、啄咬、蹬踢，攻击性十足。“我没少遭
遇它们的下马威，嘴唇和手背都曾被它
们钩子般的尖喙啄得流血受伤。”王自
磐说。

贼鸥凶悍又顽皮，常趁王自磐专注
记录不备，突然叼走他的帽子丢向远
处。等他起身靠近去捡帽子，贼鸥又再
次飞掠叼走，丢得更远，像故意玩调虎
离山的游戏。

面对贼鸥的骚扰、试探甚至攻击，

王自磐保持友善克制，以忍耐传递诚
意。时间久了，贼鸥渐渐放下戒心，默
认了他的常驻观测，不再充满敌意。

雏鸟生长速度很快，为了获得连续
精准的科研数据，王自磐需要高频次探
访每一处巢穴，完整追踪鸟蛋孵化、雏
鸟生长到羽翼离巢的全过程。相处久
了才发现，贼鸥是很纯粹有趣的生灵，
心思简单质朴，还会与科考人员形成小
小的默契——当王自磐戴着手套靠近巢
穴，测量贼鸥蛋尺寸、观察雏鸟状态时，
成年贼鸥只是轻声鸣叫，主动向旁挪动
身形，留出观测空间。有的鸟干脆跳到
一旁安静等候，等他完成记录，再返回
巢中继续孵蛋守护。最让王自磐欣慰
的，是看着一枚鸟蛋慢慢孵出毛茸茸的
小生命，看着它们渐渐长大，羽翼丰满，
第一次展翅飞上蓝天，奔赴海天之间。

极地生活风险多

相聚交流增情谊

一次远洋航行途中，船上有人突发
心脏病，病情随时可能恶化。当时船只
即将驶入冰圈，船长十分焦急，权衡之
下，果断决定掉头向西赶往乔治王岛。
那座岛屿上有九个国家设立的二十多
个考察站点，配有航空考察设施。
“但到了岛上才知道，此时并没有

通航航班。”王自磐回忆，“岛上虽有医
疗机构，却不敢收治重症病人。”无奈之
下，他们只能转往南美洲。这一来一去
三个星期，耗费巨资，所幸病人最终得
到了救治。
“海上往返一路吃尽苦头，送走病

人返航途中，遭遇特大风浪，船身剧烈
晃动，餐厅桌椅东倒西歪，房间物品凌
乱散落。很多人严重晕船，没有食欲。
晕船不是病，难受起来却比生病更熬
人。原本船上有五十多位科学家，到就
餐时只来了十几个，其余人都下不了床
了。”王自磐说。

南极陆地上也有隐蔽的风险，比如
一旦失足坠入冰缝，几乎无法营救。“野
外行车常要冒着风险快速冲过冰裂带，

否则无路通行。”王自磐讲起，他曾亲眼
看到一块巨型花岗岩上贴满铜牌，镌刻
着历年南极科考遇难者的姓名，铭记着
极地探索的牺牲与不易。

极地生活也有温情与乐趣。王自磐
结识了一位英国科考友人，常在船上组
织慈善拍卖会，所得款项用来资助欧洲
的孤儿院。各科考队纷纷捐物、捐画参
与。王自磐手绘了一张卡通画，拍得20
欧元善款。大家还一起举办派对、召开
学术报告会，在相聚交流中消解孤寂、增
进情谊。

2003年，在乔治王岛海域发生了一
次国际联合搜救行动。八名韩国科考人
员乘小艇出海，返航途中失联，韩国站工
作人员向长城站发出求救信号。王自磐
带领五名队员到海岸线下搜寻，一直忙
碌到深夜。他回忆：“当时天气恶劣，风
浪汹涌，我们在搜救途中险些坠入大
海。”第二天清晨风浪稍弱，阿根廷海军
加入搜救，依旧没能发现线索。这时，王
自磐主动联系俄罗斯站求助。俄方站长
应允，带着机械师驾船出海，加入救援队
伍。最终，韩国科考人员获救，可惜其中
一人不幸遇难。这件事给王自磐留下了
难忘的回忆。

南极冰雪大地为海鸟提供了栖息家
园，浩瀚的大海滋养着极地上的万千生
灵。鸟类在南极食物链中占据重要一
环，维系着南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为苍
茫冰原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

如今，中国在南极拥有多座考察站、
两艘专业破冰船，王自磐完整见证了中
国极地科考从无到有的发展。昔日需徒
步月余才能抵达观测区域开展工作，现
在则改为由昆仑站自动气象塔、中山站
无人机编队全天候进行探测。人工智能
识别系统、芯片植入与卫星追踪技术将
鸟类迁徙路径织成数字光网，数据实时
回传接入“极地生态云”，这些都为全球
气候变化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算起来，王自磐已十余次行走在极
地白色大陆之上，60岁勇闯南极冰湖潜
水科考，70岁生日在北极点冰海畅游，
以热爱与勇气，坚守着一颗极地初心。
他见过帝企鹅爸爸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
极夜里相拥取暖、两月不食，用身躯守护
腹下的蛋卵；见过刚破壳的小企鹅在晨
光里嗷嗷待哺；见过贼鸥从一枚鸟蛋长
成毛茸茸的幼鸟，再到羽翼丰满冲上蓝
天；见过科考船为抢救病患，不惧风浪紧
急掉头……他说：“看到中国极地事业一
步步发展壮大，我感到十分欣慰。希望
通过全人类共同的努力，让这片白色大
地上的生灵生生不息、永续繁衍。”

无数画面层层叠加，凝聚成一位科
学家与一片白色大陆相守半生的深情故
事。那片纯净的冰雪大地，永远不会辜
负每一个为它奔赴、坚守与奉献的人。

（图片由王自磐提供）

王自磐 拥抱南极
文 王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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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冰雪画卷
实现人生价值

我总是忘了王自磐老师已经

81岁了，因为只要谈起南极往

事，他就会娓娓道来，如同展开一

幅冰雪画卷，让人只想静静聆听，

忘记了打断他。我手里捧着他新

近出版的《鸟儿的冰雪领地》一

书，书中那信天翁仿佛迎面飞

来。这是我唯一熟知的南极大

鸟，没想到在王自磐的这本南极

科考鸟类观测手记中再度遇见，

格外亲切自然。他实在是个擅长

讲故事的人，所以能把读者的想

象带到那片极寒之地。

每当北半球步入深秋、草木

渐次凋零之时，南半球便迎来了

初夏时节。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

集结，搭乘“雪龙”号破冰船从青

岛或上海港起航，一路向南，向着

地球最南端那片神秘孤寂的南极

大陆驶去。

去往南极的航程从来都不轻

松。“雪龙”号劈波斩浪，要闯过巨

浪滔天、狂风肆虐的魔鬼西风带，

还要穿越漂浮着巨型冰山的冰冷

浮冰区。航行一个多月，历经风

浪、低温与海况的多重考验，才能

抵达南极海域。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

南极只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地理

符号：白雪皑皑的广袤冰原、憨态

可掬的企鹅、偶尔跃出海面的鲸

鱼，纯净、唯美、远离尘嚣。可对

于极地科考队员来说，这片白色

大地绝不只是各种风景。

1983年，中方代表团赴澳大

利亚堪培拉参加《南极条约》协商

会议。虽然中国是缔约国，但当

时尚未在南极建立科考站，缺乏

常态化科考布局与实质性极地活

动，不具备协商国资格，只能以观

察员身份出席。会议表决环节，

非协商国代表被请出会场在外面

等候，无缘参与南极事务决策。

这段往事，成为中国极地科考起

步阶段缺乏国际话语权的缩影。

王自磐以一名资深极地科研

工作者的身份，亲眼见证了中国

极地科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的完整历程，他也将自己

的整个人生与南极紧紧地联结在

一起，割舍不断。

王自磐

极地专家。曾随“极
地”号科考船完成中国第一
次环球航行科考任务，亲身参
与中国南极中山站建站。深
耕极地研究三十载，足迹踏

遍南极大陆。

《鸟儿的冰雪领地》封面

四平（左）与李丁表演相声。


